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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真 的 艰 难 东 渡 “ 路 ”
□ 章 林

志

古人特别重视谦虚美德的培养，

并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君子

的本分。《尚书》 中讲：“惟德动天，

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

道。”所谓“天道”，指的实际上是天

地之间，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那么

这些规律是什么呢？

处柔守慈

月满则亏，月亏则满，这是大自

然的规律。古人由此悟出：过分的要

受到制裁，而不足的要受到补益，这

就是老子所说的“损有余而补不足”

的规律。所以智者都教导人要谦卑退

让、舍财不贪。老子把这一个规律运

用得淋漓尽致。他提出“我有三宝：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

先”，并把处柔守慈作为自己的处世原

则。这都是从观察自然规律提出的为

人处世的道理。

“地道变盈而流谦”，改变盈满的

是充实谦虚的。例如，同样在大地上

注水，水自然流向潮湿、低洼的地

方。再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

海能容纳百川，就在于它谦卑处下。

在 《老子》 中也说，“上善若水”。水

善于利益万物，为万物带来好处，但

是却从来没有从万物那里要求回报；

真正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而且水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水善利万物而不

争，处众人之所恶”，一般人都是喜欢

高高在上，但是水却不同，它处在众

人所不愿意处的、所厌恶的卑下的地

方，“故几于道”，所以它和道就相近

了。因为，道在低处，一个人只有谦

卑处下，才能够与道相应。

《尚书》 中说：“能自得师者王，

谓人莫己若者亡。”能够得圣贤为师的

君主可以称王天下，而自以为是的人

则没有前途。因为对贤德之士以尊师

之礼来恭敬，就是把贤人尊奉为师，

说明自己有谦虚的态度。这些贤人愿

意指正他的过失，协助他处理朝政，

所以才使他能够建立王道政治。反

之，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人就会灭

亡，其原因就是自高自大。

“满招损”，首先是使自己的德行

受到损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人一旦傲慢，就不能够明明德，这是

最大的损失；其次，一旦人骄满，就

会轻视他人，从而与人产生对立，让

人心里不舒服，别人因此就会找他的

麻烦，也使自己做事受到阻碍；最

后，因为自满而产生漫不经心的态

度，还会招致失败，做事不能顺利

圆满。

骄兵必败

“ 骄 兵 必 败 ” 的 典 故 出 自 《国

语》：在周襄王二十四年，秦国带领军

队去攻打郑国。当秦军经过周天子所

管辖的京畿北门时，恰好被王孙满看

到。于是他对周襄王说，秦国的军队

一定会打败仗，并会受到上天的罪

罚。周天子一听，惊讶地问，你怎么

看到秦国的军队路过，就能够断言他

们一定会打败仗？王孙满说，因为他

们经过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是应该要

行礼的，这叫尊重天子。可是他们的

军队经过的时候，只是把头盔摘下来

了，却没有脱下身上的甲。走了几步

路之后，就马上又跳上了车。而且有

300辆战车的士兵都是这样以应付的态

度来行礼的，可见军队中大部分士兵

对周天子都很傲慢。

王孙满接着说，秦国的军队轻狂

又骄傲。一旦轻狂，就觉得自己很了

不起，就不会深谋远虑，做好万全准

备。而且一旦轻狂就不会慎重，傲慢

则会无礼。无礼，做什么事都会随随

便便。因为整个军队既不慎重，又随

随便便，可是又要去打仗。打仗的时

候要进入很危险的地方，以这样的态

度去应战，绝对必败无疑。

王孙满观察入微，而且因为熟读

圣贤书，能够见微知著。果然秦国去

攻打郑国没有打成，军队回来，到了

晋国的边界时，被晋国打得落花流

水，三位大将都被捉走。这就是“满

招损”的实例。这个故事提醒人要时

时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是谦虚还是骄满，带给自己的是吉还

是凶、是福还是祸。

满而不溢

在 《孔子家语》 中记载，孔子在

瞻仰鲁桓公的庙时，看到庙中有一个

攲器，即一个很容易倾斜易覆的器

皿。孔子就向守庙的人问，这是什么

器具？守庙的人回答说：这可能就是

叫作“宥坐”的器物了。孔子说：我

听说过“宥坐”这种器具有一个特

点，里面空的时候就倾斜，装水适中

时就端正，装满水时就倾覆了。贤明

的君主以此来警诫自己，所以放置在

座位旁边，叫“宥坐”。他回头对学生

们说，我们试着往里面装水看一看。

结果他们把水灌进器皿，达到容器一

半的时候，这个容器就直立起来；当

器皿装满了水，容器就倾倒了。孔子

看了之后，感叹地说，万物之中，哪

有一个东西是满而不覆的呢？

中国古人有很多观人的方法。观

察一个人有没有德行，一个重要的方

面就是看他是否谦虚。如果一个人功

成名就之后，不能自谦尊人，反而傲

慢无礼、自视甚高，那么他的事业就

会很快败落。《孝经》 中讲：“在上不

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

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

不溢，所以长守富也。”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

鉴 真 于 武 则 天 垂 拱 四 年 （688

年） 出生在扬州的一个中层家庭，俗

姓淳于。唐朝的扬州是中外交流的重

镇，佛教十分盛行，中外僧人云集，

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

着浓厚的佛教氛围，他的父亲是一位

虔诚修行的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

拜佛，并在智满禅师处受戒。在社会

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幼年

的鉴真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武

则天长安元年 （701年），年仅 14岁的

鉴真征得父亲的同意，在大云寺剃度

出家，拜智满禅师为师，获得法号鉴

真，成为一名小沙弥。

北游

中宗神龙元年 （705年），道岸律

师路经扬州大云寺时，见到了鉴真，

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鉴

真只身前往光州 （今河南光山县） 大

苏山拜访道岸律师。道岸律师觉得鉴

真勤奋好学且德行高尚，便为他授

戒。中宗景龙元年 （707年），道岸律

师接到朝廷诏书，前往都城长安弘扬

律法，鉴真跟随北上，在东京洛阳和

西京长安学习戒律。

鉴真先在洛阳度过了一年光景。

当时的洛阳，名刹林立，高僧云集，

佛教研究十分兴盛，鉴真在这里游览

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观摩了龙

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石像，真正开始接

触和感受到佛学。鉴真来到长安后，

经道岸律师推荐，拜另一位德高望重

的弘景律师为师，并受具足戒。鉴真

在名师的影响下，对佛学的造诣很

深，尤其精通戒律。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在长安学习期间，鉴真无论在

见闻上，还是在学业上，都有很大的

收益。鉴真在长安深受唐朝开放、包

容的文化氛围影响，他不拘泥于门派

之见，融合各家长处，遍访高僧，聆

听融济、义威、大亮、远智、金修、

等律宗高僧讲律；他博览群书，勤学

好问，学习佛学、医学、建筑、雕

塑、绘画等各门类知识，这不仅为他

南归扬州讲律授戒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也为他东渡日本准备了充足

的条件。

南归

玄宗开元元年 （713 年），鉴真学

成后南归家乡扬州，并以扬州为中

心，在江淮一带从事宗教活动和社会

活动。当时的律宗主要分成南山宗、

相部宗、东塔宗三派。鉴真以南山宗

为主，广为参照、吸收其他各家学

说，成为南山宗的嫡传，同时又集三

宗之大成，数年之间便成为名满天下

的律学权威，被尊称为“江淮化主”。

鉴真从南归扬州之后，到接受日

本遣唐学问僧的东渡请求为止，主要

的活动包括讲宣佛教戒律、建立寺

舍、造佛塑像、缝衲袈裟、救济贫

病、抄写经卷、度人授戒等。此外，

鉴真还广收门徒，他的弟子遍布四

方、人才辈出，如祥彦、法进、灵

佑、志恩、思讬、法瑜、乾印等，都

是在当时江淮一带佛教界闻名遐迩的

僧侣。

玄宗天宝元年 （742年），日本遣

唐留学僧荣叡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

见鉴真，并转达了日本迫切需要招聘

戒师以及朝野对他的敬仰和期盼，恳

求他到日本讲律授戒。鉴真则对荣叡

等人说道：“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

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

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

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

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

并当即征求在场弟子的意见：“今我同

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

法者乎？”结果众人都沉默不语。后来

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

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当时由于

造船技术落后、没有掌握季风规律，

面对汹涌澎湃的波涛和变幻莫测的天

气，穿越东海时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

事故，因此祥彦的话并非夸大其词。

鉴真也深知东渡的危险，但为了弘扬

佛法，他态度非常坚决：“是为法事

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

耳。”鉴真的决心感动了弟子，祥彦、

道航、思讬、如海等 21人当即表示愿

意追随他东渡日本。

鉴真之所以决心东渡日本，除了

普度众生的佛法思想和荣叡、普照的

邀请之外，生活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

影响因素。鉴真成长在国力强盛、文

化繁荣的时代，当时朝野上下都具有

很强的自信和较宽阔的胸襟，他们通

过官员、商人、学者、僧侣等，积极

与世界各国进行友好交流。如此开放

的外交政策和频繁的对外交流，无疑

影响了鉴真，同时也让他在无形中意

识到与外国人友好交往并传播文化的

重要性，进而做出 6 次东渡日本的

壮举。

东渡

当时由于沿海一带经常有海盗出

没，朝廷严禁民间私自造船渡海，所

以鉴真同荣叡、普照以及同行弟子的

东渡准备只能秘密进行。玄宗天宝二

年 （743 年） 春，当造好船只，备好

粮食和经典、佛像等各种物品，正待

起航时，不料祸起萧墙。事情的大致

缘由是，道航提出如海学问不够、德

行不高，不适合一同去日本弘扬佛

法；如海听了道航的话后恼怒不已，

便到衙门诬告道航等人造船出海、与

海盗勾结。结果，道航、荣叡、普照

等均被拘禁，所造船只也被没收，首

次东渡计划就此搁置，同时也由此揭

开了东渡磨难的序幕。

事情的原委后来被查清，被捕的

僧人都得以获释。荣叡和普照获释后

并不甘心，于是再度拜见鉴真，希望

他仍能率众弟子东渡。鉴真佩服二人

的意志，安慰二人，并着手第二次东

渡的准备。经过 4 个月的周密准备

后，鉴真等人从扬州举帆起航。当船

只由扬州东下，航行至长江口附近

时，突然遭到恶风巨浪的袭击，船体

触礁破损，物品被波浪卷走，众人只

能被迫蹚过淹至腰部的潮水登岸。时

值隆冬，天寒风急，大家饥寒交迫。

第二次东渡又以失败告终。

两次失败并没有动摇鉴真东渡的

信念，他继续修理船只，于一个月后

第三次起航东渡。这次航行数日后，

遭遇大风浪，无法航行，只好抛锚，

停靠在海湾。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

风力变小，于是再度扬帆起航。不幸

的是，航行数日后，船体触礁，满船

的经卷、佛像、药材和粮食等散落海

底，许多人因此失去了性命。活着的

人则困守荒岛，最后被附近的渔民发

现并禀告官府。后来，官府派船营救

鉴真一行人上岸后，将他们安排在阿

育王寺。第三次东渡失败。

鉴真在阿育王寺住下来之后，附

近寺院的僧人闻讯而来，纷纷恳请他

去讲宣律学，设坛授戒。鉴真于是带

领弟子们周游各寺，并乘此机会四处

化缘，为第四次东渡筹集资金、置办

物品。由于江浙一带不便出海，鉴真

便南下，从福州出发。然而，由于众

信徒十分担忧鉴真东渡可能会危及他

的性命，以及由此给律宗在江淮一带

的弘法带来巨大损失，因此，灵佑会

同扬州各大寺院的三纲 （即三个主持

佛寺的僧职上座、寺主、维那），联合

向官府申诉，请官府出面阻拦。最

终，鉴真一行被官府半途截回扬州。

官府因害怕鉴真再次东渡，索性将他

软禁起来。至此，第四次东渡失败。

一晃 3 年过去了，官府渐渐放松

了对鉴真的监视。荣叡、普照又和鉴

真相会，商议第五次东渡。这次东渡

在东海上来回折腾了很长时间，耗费

了不少积存物资，尤其是淡水用尽，

每天只能以少许生米充饥。在经过 14

天的漂流之后，船只抵达海南岛的南

端。逗留海南岛期间，鉴真依然四处

讲宣律学，登坛授戒。然而，荣叡和

祥彦因辛苦跋涉、劳累过度，相继圆

寂。荣叡始终在为推动鉴真东渡作不

懈努力；祥彦最早支持且始终追随鉴

真东渡。他们的去世对鉴真来说是一

次沉重的打击。另一个打击是，鉴真

自己也因长期受暑热，身患眼疾，最

终导致双目失明。

转眼间，距离第一次东渡已经过

去了 11年。鉴真此时虽已年近古稀且

双目失明，但依然没有放弃东渡的初

衷。这一次，鉴真跟随以藤原清河为

大使、以吉备真备为副使的遣唐使船

东渡。一同随行的还有在中国生活了

30多年的阿倍仲麻吕 （晁衡）。这次的

航行一开始比较顺利，但中途风暴突

起，船只在翻江倒海的怒涛中上下颠

簸。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所乘的第一

船不幸漂流到了安南 （今越南），历尽

艰难后又回到长安。鉴真所乘第二船幸

运地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

由此，鉴真实现了东渡日本的宿愿，在

日本传授戒律、弘扬佛法、传播文化，

对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积

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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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与华佗、董奉并称为

“建安三神医”。华佗擅长外科，

精于手术。张仲景则擅长伤寒，

主 攻 瘟 疫 。 张 仲 景 成 为 一 代 名

医，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境况息息

相关。

东汉末年，时局极为动荡，

百姓流离失所，更为严重的是瘟

疫肆虐。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

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

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

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

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

景 所 在 的 南 阳 地 区 也 接 连 发 生

瘟疫。

张仲景自幼就对瘟疫流行给

黎民百姓造成的痛苦感同身受，

他年轻时即树立了学医治病救人

的理想。10 岁的张仲景便拜同郡

医生张伯祖为师，研习医术。张

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经

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

痊 愈 。 张 仲 景 跟 他 学 医 非 常 用

心 ， 无 论 是 外 出 诊 病 、 抄 方 抓

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

从不怕苦怕累。张伯祖也非常喜

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

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

他。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张仲

景终成一代名医。

然而，张仲景很快经历了人

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东汉末年，

张仲景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

他本来无心为官的，因父亲在朝

为官，而承袭家门，他在灵帝时

期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

同时，他作为医者，继续发挥自

己的特长，为民造福。

据 《国语》 中记载，晋平公

有 病 ， 秦 伯 派 一 名 医 生 去 看 望

他 。 赵 文 子 问 ：“ 能 医 治 国 家

吗？”医生回答：“上医医国，其

次医人，医国本来就是医生的职

责。”“郎中”本也是个官名，朝

廷中的郎中要知晓五府六部的事

务，而医生要知道人体内五脏六

腑 的 状 况 ， 所 以 医 生 也 被 称 为

郎中。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对于医

生和太守的张仲景而言，如何给

普通百姓看病，成为当务之急。

原来在封建时代，官民有别，等

级森严，太守进入民宅看病不甚

方便。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

为他们治疗。于是张仲景想了一

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

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

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

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

治。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后

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

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

虽 然 张 仲 景 的 医 术 非 常 高

超，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他

也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他开始深

入研读医书。在这些医书中，他

仿佛看到了希望：当无名瘟疫暴

发，一个个医者临危受命——这

个“受命”不一定来自皇帝或是

官 家 ， 更 多 的 是 他 们 内 心 的 召

唤。他们挑起药担，带着弟子，

深入疫区。在那些村镇，他们立

灶架锅，熬药施救。民众们端碗

喝药，医者观其效果，不断改进

配方，由此留下很多因时因地配

制的不同药方。这些更激起张仲

景的医者仁心，于是他开始琢磨

如何整理这些药方，让更多的人

对症下药，按方子抓药。

其中 《素问》 对他的影响最

大 。《素 问》 以 人 与 自 然 统 一

观、阴阳学说、五行说、脏腑经

络学为主线，其论述集医理、医

论、医方于一体。《素问》 认为

热病，皆可归类于伤寒。张仲景

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

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

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

引 起 的 疾 病 ， 都 可 以 叫 作 “ 伤

寒”。张仲景还对前人留下来的

“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

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

伤寒”的新见解。经过几十年的

钻研，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

包 括 他 个 人 在 临 床 实 践 中 的 经

验 ， 写 出 了 《伤 寒 杂 病 论》 十

六卷。

《伤寒杂病论》 是集秦汉以

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

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

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

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

的巨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

专 著 的 科 学 价 值 越 来 越 显 露 出

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

重要医籍。

悬壶济世，医者仁心。张仲

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

发展和黎民百姓的健康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后人敬仰其医术和医

德，称他为“医圣”。

张仲景的医者仁心
□ 刘加平

张仲景的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论》》


